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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成

人这辈子，只要做好事、做好人，
就会被人记着。我今年84岁了，还十分
怀念当年我们村第一生产队队长马广
晋。他不但教会我种庄稼，更教会我如
何做人。

1962年11月我们村生产队选队
长时，我被选为第一队财务副队长，队
长就是马广晋。当时他五十出头，一米
八的大个子，很有一把子力气，社员都
亲切地叫他“老队长”。说他老，不仅仅
是因为年龄，还因为他资格老。那时队
里干部实行选举制，一年一选，干得好
的，可以连任；如果不称职，社员举手
表决，就会换人。马广晋从建社初期
开始，连续干了十来年队长，可见他在
社员心目中的地位有多牢固。

他对社员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当社员，就要把队里活当成自己家的
活干。人不能哄地皮，人哄地皮，地就
哄你肚皮。”他不但嘴上讲，而且做出
样子让社员看。他的锄像镢一样，又宽
又长，他锄地时，都是一锄一锄往前
刨，刨过的地又深又松软，把草锄到了
根。这样锄地，用的力气大，流的汗水
多，大家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谁都

不偷懒。一年四季，除了下雨下雪，他
总是第一个起床，先敲上工钟，然后在
黑板上给大家派活，安排妥当后，他就
先上地里干活。收工后，他又逐个验
收，谁的活没做到位，第二天在黑板上
提出批评。他就是这样早出晚归，但从
来没记过加班工。

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的是干
部。马广晋经常给我们几个队干部说：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想沾队里
光，别把干部当。”他说到了，也做到
了。生产队社员靠挣工分养家糊口，工
分就是社员的命根子。我们队每年选
队长时，除了选干部，还要选一个公道
正派的记工员，专记队里几个干部的
出工情况，十天向社员公布一次，干部
干干净净，社员明明白白。这一做法受
到公社表扬，并向全镇推广。

马广晋为人处世，对自己要求非
常严格。他虽是农民，却爱看书看报，
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的书籍。

说到种地，马广晋可是一个行家
里手，犁耧耙耱样样精通。最主要的
是，他种庄稼有超前意识，讲究科学种
田。1964年麦收后，公社分配给我们村
六吨磷肥，每个队两吨。我从程村分销
店拉回后，因为是散装不能入库，就问

他把肥料放在什么地方。他稍思索后，
让我把肥料下到李家墓那十亩麦地
里，因为那块地离马房很远，农家粪很
少往那里送，地底肥很薄，社员叫它

“卫生田”。1965年开春后，下了一场好
雨，李家墓那十亩麦苗借着肥劲，又黑
又绿，长势十分喜人。收麦前夕，公社
领导还专门组织各村村干部来我们村
观摩参观，并让马广晋介绍经验。

1965 年中秋节前夕下了一场透
雨，正赶上好时节，原地麦种完后，理
应抢时抢墒种回茬麦，那年却因雨多，
回茬的秋庄稼还一片葱绿，最少还得
等半个月。墒情不等人呀！这时马广晋
忽然想起全国劳模曲耀离棉麦间作经
验，于是决定那年回茬麦一律实行棉
麦间作，这样既不影响秋庄稼生长，又
能利用墒情种好回茬麦，使回茬麦早
出苗，早扎根。棉秆拔后，他又让社员
适时追施了肥料。1966年麦棉间作喜
获丰收，这一炮又在公社撂响，他也成
为全镇科学种田标兵。

马广晋去世30多年了，他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总不时地在我眼前晃
动。他用行动告诉我，人这一辈子，短
短几十年，路在自己脚下，做什么样的
人，走什么样的路，只有自己能决定！

老队长马广晋

□郑权典

我的家乡位于峨眉岭上稷王山下，
物产富饶、风光旖旎。在万荣县与盐湖
区两地接壤之处，有一块农田名叫“上
马台”。

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年，刘秀被王
莽追杀，历经千难万险逃亡至此，随行
人员护佑他脱离险境并觅得良驹，于是
刘秀就从此处上马直奔洛阳，高举义旗
兴复汉室。“上马台”由此得名。

历史烟云飘过了两千多个春夏秋
冬，这块大地上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
故事，都已随风而逝，但“上马台”作为
汉光武帝绝处逢生的福地，作为东汉王
朝兴盛的起点，这段历史在我们当地百
姓的口口相传下绵延至今。

上马台属万荣汉薛村六组，面积三
百余亩，如今平平展展没有一阶土埝。
然而50年前，这里却是凹凸不平的丘
陵地势。在我小时候，印象中它分为三

四层台阶，大势是靠北侧中间高，东南
西三面低，形似一个“品”字。它由若干
高低起伏的小块组成，农业社时集体耕
作极为困难。记得一年冬天，全大队数
百人集中在这里，挥汗如雨干劲冲天。
铁锹翻动、车轮滚滚，大家起早贪黑奋
战了整整一个冬天，终于将这里变成了
一马平川。

上马台是生产队的小麦主产地，每
年秋季播种，冬天青苗葱茏，夏天麦浪
滚滚。小时候，我多次在这里参加集体
劳动，拾过麦穗，牵过耧，挣过工分。

有一年秋雨绵绵，为了不耽误农
时，生产队决定冒着小雨播种。学校放
了秋假，我被队里选定去牵耧。一天，我
们正在上马台播种，突然大雨倾盆，地
里一片汪洋。我们二三十个大人小孩连
带牲口，慌忙挤在地头柿子园树下避
雨，不一会儿都成了落汤鸡。上马台离
村四五里路，道路又湿又滑，我们又冷
又饿。在生产队队长带领下，我们一行

人冒着大雨、牵着牲口、扛着农具，一步
一跤艰难地往回走，回到家都已是深
夜。上马台，留下了我儿时的汗水和足
迹，也留下了我无悔的成长印记。

后来联产承包，我家的责任田就分
在这里，全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
勤耕耘、收获满满。再后来，我外出工
作，每年探亲假我都安排在夏收季节。
那时已进入机械化时代，我和村民们昼
夜坚守在上马台地头，静候联合收割
机。

随着社会发展，土地可以自由流
转。如今的上马台一带除了小麦，还种
植了苹果、油葵、药材等经济作物。秋收
时节，硕果累累的果园一片连着一片，
遍野红彤彤、亮晶晶的苹果和柿子鲜艳
夺目，让人垂涎欲滴。

上马台，一片普通的田野，一个绝
地逢生的历史故事，一段农业社团结战
斗的佳话，一块与我息息相关的沃土。

上马台，我深情眷恋的土地！

情系“上马台”

□卫学民

（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一个世界上
唯一没中断历史的

文明古国，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彰显着厚重深沉的

文化底蕴。
从尧舜禹华夏始祖，
到夏商周君权神韵。
从春秋战国的

群雄争霸，
到秦皇汉武的

一统乾坤。
三国鼎立的

杀伐纷争，
群雄割据的

魏晋南北。
隋唐盛世的

万国来朝，
横扫欧亚的

蒙古铁骑。
郑和下西洋的

大明国威，
物阜民康的

康乾盛世。
风云激荡，
朝代更迭，
炎黄子孙薪火相传，
华夏民族生生不息。
在数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
我们笑傲寰宇，
我们是龙的传人！

（二）
工业革命的炮火，
打破了天朝帝国的

腐朽与傲慢。
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
甲午风云——
九一八——
七七事变……
山河破碎血雨腥风，
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面对

亡国亡种的危机，
英勇不屈的

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

太平天国——
义和团——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一次次艰辛探索，
一次次夭折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
谁主沉浮世界？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中国人民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民族精英选择了

马列主义，
历史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挥师北伐——
起义南昌——
割据井冈——
长征万里——
抗战太行……
三大战役定乾坤，
百万雄师过大江。
无数先烈浴血奋战，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四）
推翻三座大山，
人民翻身解放。
百废待兴重整山河，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一化三改绘宏图，
改革开放国运昌。
中国特色日新月异，
经济腾飞蒸蒸日上。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
三峡大坝截流长江。
地上看高铁飞驰，
天上大客机翱翔。
潜艇深海探险，
太空登月宇航。
歼七搏击长空，
航母乘风破浪。
5G换代引领世界，
覆盖环球北斗导航。
山清水秀，
江山如画，
政通人和，
国富民强。
东方醒狮惊世界，
民族复兴放歌唱。
待到祖国百年庆典，
中华崛起傲立东方。

国庆抒怀

□杨兆民

一
贻溪娇影玉生香，
十里楼台接画廊。
佳景从来听瀑唱，
且将丝语谱新章。

二
故国风光水月韶，
此间名士世间骄。
慕他诗品成文道，
终古乾坤仰岧峣。

三
百二盘陀聚翠微，
山花尚带藕花菲。
紫箫声里陈年酒，
欢庆年时黍谷肥。

四
西陵烟雨任迷蒙，
无语南风意未穷。
地久天长浑似梦，
家山总在我心中。

王官谷呤咏四首

□郭昊英

小学一年级时，我和几个小伙伴下
午放学回家，刚走到生产队记工室门
前，就看见几个耍把戏的人正卸行李、
撒白石灰圈。20世纪70年代初的我们
村，很少有剧团来演出，也极少有电影
放映，能有耍把戏的来就很不错了。因
此，我们几个小伙伴立即大喊起来：耍
把戏喽，耍把戏喽……

顷刻间，宁静的村子热闹起来了。
铜锣响的时候，巷道里玩耍的孩子

就都赶了过来。正在烧晚饭的主妇们，
搓着满手的面渣走出院门向外张望。刚
从地里收工回家的汉子们，嘴里噙着烟
袋杆，边点燃烟锅边往记工室门前走。

耍把戏就是街头卖艺、杂耍、魔术、
武术什么的。那时在乡村卖艺不收钱，
因为他们大都是家乡受灾后出来混口
饭吃的人，表演一场顶多让围观者给几
个馍馍吃就行了。只见耍把戏的人舞过

几套花拳，使过几路棍棒后，边喘气边
卖关子吆喝：“想去北京吗？想到远处走
亲戚吗？想到花果山吃仙桃吗？只要进
我的箱子，我喊一声‘走’，就到了。”

看热闹的人交换着惊奇的眼神，似
信非信，无一应承。那卖艺人极狡黠的
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突然向观众指
着说：“你、你、你……都过来。”这三四
个“你”中就有我。

我们立成一排，他逐个问“你想到
哪里去”。那两个稍大的孩子，一个说想
去北京，一个说去上海他大姑家，剩下
我只好说去花果山了。我们选定去向
后，他却说北京、上海太晚了，去不成
啦，只有到连云港的花果山，而且说要
把我送到花果山跟孙悟空学本领。

接着，卖艺人用黑布把我眼睛蒙
上，转了两圈，又把我放到那个大箱子
里，悄悄地说：“别吭声，不听话马上就
有‘恶鬼’捏你鼻子。”说完还放两块小
糖在我的口袋里。

箱子底是活的，躲在箱子后面的人
开始给我装扮。前面的人把箱子打开对
着人群嚷：“他已经到花果山了，正在跟
孙悟空学本领呢。”只听人群一片欷歔
声，一名小伙伴见没了我，“哇”的一声
就哭起来。那人立即鸣锣压惊，大声喊
叫“别急，他很快就回来了”。重新打开
箱子前，后边的人告诉我，按他教的做，
我走出箱子，脸上戴着一副孙悟空假面
具，踩着锣鼓点，耍起了金箍棒，众人捧
腹大笑，前仰后合。

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后来我真的
去了趟花果山，且在水帘洞旁扮着孙悟
空的造型，照了张照片，挺神气呢！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不
会演戏的我，的的确确地演过一回戏。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不愿做的事都做
了，想要做的事又往往做不成，戏一般
的事倒成了真事，真实的事又往往像演
戏一样。

戏也真“戏”人呢。

儿时的把戏


